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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母亲宫堡的人，与一场雪

约会。人间的沸腾

是他哇哇大哭的喜悦，惊喜了所有期盼的

人们。欢呼起来

孩子

那稚嫩的声音，那稚嫩的肤色

肉肉的。含在嘴里是心头肉

捧在手心里是宝贝

你的到来，是丰富多彩的表情包

令多少不懂表达的人

解了燃眉之急，了了心头之愿

啊！孩子

这一路走来，虽苦却甘

知道吗？母亲的世界里

疯狂是你，恬静是你

屈服是你，坚强是你

穷困是你，富有

也是你

自从你来了

就再也没有谁比你更亲爱了

母母 爱爱
袁 好

1986年一个冬雪日，说唱老艺人孙金
鱼带着我和几位商州作家，前往张村乡南
沟村拜访几位说唱艺人。我们先到梧桐沟
找到舒汉川老先生，他听说是来采访丑丑
花鼓说唱艺人的，就站到坡上朝后面山上
喊了几声。不一会儿，来了董顺和张五序，
都是七十上下的老人。舒汉川的儿子郭带
就在当堂上燃起柏木疙瘩火，他媳妇又煮
了一锅酸菜洋芋面，还烤了一堆红薯；大家
吃着说着就摆开了锣鼓家伙，四位老人就
边敲锣鼓边说唱。侯占良借了县广播站一
台手掌大的录音机，即时开录。因为未带
备用电池，担心录音机电尽停转，又想多录
些唱段，就每段只录下部分内容。这次采
风，录下了四位老艺人说唱的《十八拜》《牛
经纪》《十二月探妹》《扫场子》等。说到《石
榴娃烧火》张五序唱了两句：“风箱拉一拉，
想起我娘家妈。”后边就忘了，说是实实地
忘了。当夜，我和金鱼大伯留宿在舒汉川
先生家。第二天仍然大雪，我和金鱼大伯
爬上后山梁，看望了病中的董顺老婆。又
说到《石榴娃》，董顺老婆说这是唱童养媳
的，丑丑花鼓里最苦的戏，看一回哭一回，
她想起两句戏词：“看看日头到当天，一锅
麦仁我烧不煎！”

时间一晃过了三十五年，为了整理他
们说唱的剧目，我对着录音整理文字，当年
的情景历历在目。

1987年春节，我再次录下了孙金鱼大
伯说唱的《解放商县》《新编今世情》《妇女
看戏》等。

1992年正月二十九，我携带台式录音
机，再赴南沟，录下了丑角麻子顺（董顺）和
旦角舒汉川、张五序说唱的《十月怀胎》《五
更鼓儿前》《站花墙》等唱段，又说起《石榴
娃》，五序老人又想起几句：“石榴我生来命
不强，嫁了个女婿是二架梁。”因为年老记
忆力不佳，他们的说唱段子都不完整，重要
的是记录下了他们的行腔曲调。

到2003年，我找到了唐塬村的刘勋武
（丑角），他与本村的杨忠勋过去和孙金鱼、
舒汉川、董顺、张五序搭班子演唱，这次录
下了《劝丈夫》《秦时敢耍钱》等。有幸的
是，后辈说唱艺人孙炳文、王军治、孙军平
参与整理，他们回忆起上辈老师傅传给他
们的许多唱段：《开门调》《十杯酒》《说江
湖》《十对花》等等，丰富了我手头的剧目和
唱段资料。

还是在2003年，我打听到唐塬老艺人
杨忠勋（旦角）在西安某单位看大门，就几
次约他采访，想听听他的演唱，但被拒绝，
理由是“忘光了，记不得了。”杨忠勋年轻时
的演唱迷倒了州河两岸南北二山的媳妇女

子，有关他的逸闻韵事流传甚广。为了找
到他，我动员了商洛剧团原团长冀福记，他
是把老花鼓改造成新花鼓并使之成为一个
剧种的重要人物，他带领刘安、陈正庆、田
井制等一班人编创的《屠夫状元》《六斤县
长》风行全国；加之冀福记现在又是西安百
年剧社“易俗社”的社长，由这么一个人出
面相邀，应当不会遭拒。电话打过去，那边
说，咱唱的人家叫“丑丑花鼓子”“臭臭花鼓
子”，我听你们的花鼓还是文明又好听。冀
社长说：“我就想听你唱一段‘臭臭’的段
子，我当年跟丹凤竹林关刘全兴学唱时，那
些丑丑段子他就没传嘛，现在你也老了，我
也老了，叫我听一段，权当是耍耍哩。我现
在叫人去接你，还有几个会唱的乡党，都在
见喜屋里，你快来甭搬扯了！”

杨忠勋来了。说起他当年的逸事，直
笑得合不拢嘴。冀社长先是表演了几段商
洛剧团的花鼓，《屠夫状元》里的“胡山”，

《六斤县长》里的拐子步，直引逗得他清了
几次嗓子。他就说：“《女儿回十》我们就不
在正经场子唱，见喜你不要录啥音，传出去
不好。”我说你唱别的了我再录。他唱一段
大家笑一回，事后我根据回忆记录了这次
说唱的部分戏文。杨忠勋这年整七十岁。

这一次，他几乎吐尽了他肚里的库
存：《大劝》《河湾担水》《西楼会》《绣绒花》

《绣荷包》《割韭菜》《野鸡叫鸣》《棉花蛋》
《十爱姐》《女儿害病》《五更鸟》等等。又
问《石榴娃》，冀社长和老杨就你一句我一
句地回忆起来：“丈夫回来揭开锅，冒出的
味道是臭裹脚，只管烧火不搅锅，麦仁烧
焦起黑沫……”

时在2003年1月12日，西安双仁府。
不久，孙金鱼大伯瘫痪了，失忆了。但

有一件事他念念不忘，就是他手头几册从
他师父和师爷手里传下来手抄的老剧本。
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东西，但他不轻易示
人。他去世时我回去给他送葬，灵柩里的
老艺人已成一把干骨头。丧事毕了，大妈
把我叫去，说：“你伯叫把这给你，他说你爱
收敛这些古物。”我小心地接过，带回西安，
在一个深夜，轻轻地打开包裹。先是一层
旧报纸，里边是手织的老纱布，再里边是红
细布，像是爷庙上谁还愿的府绸，上边还隐
隐约约有字迹，里边包裹着的是四册手抄
的老唱段。有一册是民国年间的军用地
图，折叠了抄在背面，其余的有绵纸，有竹
纸。字迹一律小楷，大部分无标点，但旁边
画有断句的红圈。金鱼大伯生于 20 世纪
20年代初，从他师爷推算，这应该是清朝同
光年间及民国初年的抄本。

遗憾的是，抄本严重糟朽。有水渍迹，

有烟熏迹，鼠啮迹，虫蛀迹，总之，无一完
整。所幸的是，在半页残片上，抄着《石榴
娃烧火》，我十分欣慰，在记录本上又添几
句：“石榴我生来不骂人，单骂这木匠不是
人，做的这风箱死求得沉。”根据这几册手
抄本，我整理出一百多段剧目，多一半不完
整，但它提供了继续搜寻的线索。我将这
些段子打印成册，交晚一辈艺人根据我之
前的录音仔细核对补充。

一次朋友聚会，剧作家何丹萌说他又搜
寻到两句《石榴娃》：“我把风箱踢几脚，想起
娘家我的哥，娘家我的哥，你咋不来接我？”

为了一个浑全的《石榴娃》，还得继续
寻找老艺人。2021年5月11日，我开车拉
着几位后辈艺人，来到东秦岭的西沟河。
本想去一个叫花槽的地方寻找老艺人，人
都说花槽是南山的戏窝子，但听说花槽的
人都搬到董家窨了，我们就找到董家窨。
刚好在一个五保户居民点，找到了四个老
单身：舒安青、舒中勋、郭忠勋、唐福治。我
们说明了来意，他们说当年都会唱，但多少
年都不唱了，记不全了。他们结结巴巴地
唱了，我记录下的唱段有：《王婆骂鸡》《十
苦情》《小喜接妹》《扫场子》等。

根据舒安青提供的线索，花槽人舒拴良
带着八十岁的老母亲搬到沙河子移民搬迁
点了。当晚孙炳文等把舒拴良接到十里外
的王那村，记录了他的一些唱段。又根据舒
拴良提供的线索，找到麻沟口的舒豹，他说
他家也是父辈从花槽那边迁过来的，父亲带
着他兄弟俩加上拴良、安青，经常在南山一
带人家过红白大事时出场子。舒豹说他哥
宝成耍丑那是顶有名的。问他当年的戏装
和头饰，他说都由他哥保存着，但他哥在西
安当清洁工。根据他提供的电话，由邻村的
南利亚教授联系并把宝成请到了他所在的
西安空军医院的家属楼。在这里，宝成表演
了丑角的矮子步和手势，也断断续续地唱了
几十段。问及当年的戏装和头扎，他又说在
他弟手里。我心里仍是丢不下《石榴娃》，问
及，他努着嗓子贡献了几句：“采住我头发一
顿打，打得我石榴青眼窝，童养媳日子实难
过，不是跳井就跳河……”

不久，孙保治打听到了郭带的电话。
因为35年前，我在郭带家录过几位老艺人
的演唱，就联系了正在沙河子打工的郭带，
他说他六点下班可以赶回南沟。郭带媳妇
去西安带孙子，家中无人。问及唱段，他说
他记不下，也学不会。说到父亲的戏装和
头扎，他说在老屋里。就由孙军平陪他翻
过山坡去老屋寻找，我和炳文在他的新庄
子等着。郭带是个勤快人，他屋旁有颇具
规模的猪栏、鸡圈，屋后是樱桃园、药材地。

郭带从老屋拿回了一个包袱，里边是
三件八幅子罗裙，虽已糟朽，但上面手绣的
龙凤很是精致。他说这都是爷手里的老东
西，晚上旦角演出也能将就着穿，又说头扎
在一个匣子里放着，也不知媳妇搁到哪儿
去了，寻不见了。但他带来了其父舒汉川
的一张遗像。

通过郭带，又寻见了董顺的儿子，他在
沙河子集上开肉架子，什么也没有问出
来。他指着一处屋场说是五序叔他女儿的
住处。我们三人去了，这位四十多岁的女
人说父亲啥啥儿都没留下，但她学唱了几
句大家熟悉的曲调，找到一张合影照，指认
了父亲，但人影很小，还不大清晰。

在一个文友群的聚会上，偶遇了临潼
的退休老师郭明霞，我唱了几句《石榴
娃》，她说小时候在老家腰市也听过，还能
记得几句：“天下婆婆媳熬成，当了婆婆又
苛苦媳，天下的丈夫你要想，打死了媳妇
谁给你育儿女？”

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浑全的《石榴
娃》。但我们复活东乡说唱丑丑花鼓的活
动，得到了商州区文化馆武建敏馆长、李立
峰及张淼二位副馆长的重视，他们亲自到
王那村指导排练，还安排在2021年6月11
日，在商州城的“梨园亭”举办非遗展演。

演出前，武馆长和区文工团的周淑引
亲自为演员化妆。商州区文旅局张高彦局
长介绍东乡说唱的特点和价值，之后又详
细对节目进行了评点。当晚的演出非常成
功，观众始终掌声不断。

在张高彦的支持下，孙炳文整理的这
部《商州说唱剧目选》打印成册，作为内部
交流本。回想往昔，历经几代人的抢救和
努力，这份文化遗产终以文字的形式保留
下来。这是商州民间文化的瑰宝，更是前
辈艺人心血的结晶。这里边有他们对忠孝
仁义的歌唱，也有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执
守。希望后辈儿孙珍惜之，传承之，发扬光
大其中的精神和气魄，为推动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如今，石榴娃远去了，童养媳现象已
经消失，但她和她所处的那个时代怎能
叫人忘记？

寻找寻找《《石榴娃石榴娃》》
孙见喜

深秋的一天午饭时，惊闻姨夫为抢救
落水的邻居不幸罹难的消息，我连忙驱车
40多公里赶往姨夫家。

毛白公路往东 3 公里的一个拐弯处
就是姨夫的家，门口围满了附近的村民，
个个脸上都写满了遗憾与不舍。拨开人
群，姨夫的遗体已经停放在冰棺里了，透
过玻璃罩看到姨夫，心里有种说不出的
难受，泪眼蒙眬的我对着灵柩看了好久
好久，然后燃着三炷香，高举头顶，再慢
慢放下插在香炉里，跪下给姨夫焚烧纸
钱。上次回老家见到忙碌的姨夫，还嘱
咐他农活永远做不完，干一干歇一歇，他
乐呵呵地答应了。如今却阴阳两隔，怎
不令人悲痛呢？

邻人说姨夫父子上午在武关河对
岸坡上挖花生，突然听见有喊声，说有

人滚到水里了，公路上的人大喊救命。
姨夫父子就从坡上连滚带爬跑向河边，
衣服鞋子都顾不上脱就扑到河里，挣扎
了好一会儿，拼尽全力，父子俩终于将
落水者拖到岸边，可怜的姨夫还没爬上
来，就被洪水冲走了，不一会儿就冲到
了下面的深潭，儿子疯了一般要扑向深
潭，被人强行拽住，一条鲜活的生命瞬
间就被河水吞噬了。

也许上天对姨夫的不幸离去也深感

不公，下葬的那天中午，瓢泼大雨下了一
个多小时。前来送葬的人都在雨地里淋
着，大家的衣服都湿透了，汗水和泪水和
在一起，我也淋成了一只落汤鸡，可是没
有一个人离开，这是对为救人而逝去的姨
夫的一种敬意。

姨夫一生勤劳俭朴，团结邻里，乐善好
施，三个儿女都已各自成家。他平常省吃
俭用，去世时还给儿子留下几万元的血汗
钱。听他的邻居讲，姨夫勤劳，很少看到他

在家休息，从来不和人计较得失，方圆几十
里少有这样的人，用“活雷锋”来比喻他也
一点也不过分，这次舍命救人就是一个有
力的佐证。

诗人臧克家说：“有些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姨夫就是
属于后一种，他虽然死了，但是他舍己救
人的精神激励和教育着下一代。愿大家
都能学习姨夫这种精神，为这个社会注入
更多的正能量。

姨姨 夫夫
田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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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程良华

我们都住在烟火里

看一年四季的轮回

在茫茫人海里奔波

岁月经年

留给我们周身

浓浓的

烟火的味道

在烟火里

我们履行着

生命应有的责任

我们体验着

最本真的生活

我们

甚至是负重前行

然而

有多久没有

数天上的星星了

有多久没有

安排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有多久

没有和爱的人

眉目传情 喃喃细语了

有多久……

我要 我要

在烟火的下面

藏一颗并不安分的心

我要

烟火之上精神家园里的

那个可爱的自己

那个穿着一袭浅紫旗袍

在荷塘边安静作画的女子

那个依偎在爱人怀抱里

撒娇低语的女子

那个在人群中

特立独行坚定从容的女子

哦

这 就是我们

穷极一生 冲破一切

奋力追寻的那个

在烟火里

跳来跳去 跳进跳出的

最真实最快乐最自由的

自己

烟烟 火火
孙志宣


